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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缠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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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前，我们的童年时
代没有电视，没有电脑，也没有
什么iPad，然而我们的童年与现
在孩子们的童年相比却显得更
天真，有趣。用句哲人的话说：
“它敞开了一个世界，同时又使
这个世界回归于大地。”那时,我
们作业不多，每天吃过晚饭，饭
碗一搁，迫不及待地冲出家门，
进入游戏的世界。让我把那时的
一些游戏说给你听听。

先说“杠老杠”吧，第一个
“杠”是动词，即相互扯动、相互
碰的意思，后一个“杠”是名词。

就是用杨树叶的梗互相拉动。这
杨树叶的梗就是“老杠”，谁的
“老杠”杠断别人的多，谁就赢
了。那时学校西墙根下一溜又粗
又高的杨树。秋天，片片树叶飘
落下来，我们的游戏便开始了。

有趣的是它必须先经过一道特
殊的加工工序，即将老杠先放到
鞋子里用脚丫子的热气将它彻
底“蒸”服，才能拿出来参加比
赛，犹如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
炼就一身筋骨，于是那犹带脚
温、五味俱全的“老杠”便可在沙
场上显露锋芒了。现在回忆起来
当年那些“老杠”如何放在鞋子
里被“蒸”服，如何硌脚，上了“战
场”又如何将对手击败、熏跑仍
然历历在目。

再一个项目是推铁环。那时
候学校里的体育课，大概也就是
推铁环。我们的学校进了大门是
操场，向北后面是一个小院，中
间是品字形的天井，通向后院西

边有一个过道。我们便沿着操场
到后院没完没了地推。有的铁环
上穿着好多小铁圈儿，一推起来
啷啷作响，十分好听。

还有一个游戏是“打嘎”。
“嘎”是一种拳头般大小两头带
尖的木棒儿，用长木板打尖的一
头，待“嘎”飞离地面之后，猛地
用板子把它打得老远，然后再追
上去继续打，如此一板接着一
板，一直从学校打到家门口。我
想“打嘎”可能是受了棒球的影
响演化而来。

再一个游戏是“抽懒老婆”，
也就是抽陀螺。陀螺是木头做
的，有的在陀螺的尖上镶上个钢
珠，一鞭子抽去，陀螺转动，却似
直立在地上看不出旋转。好的
“懒老婆”有时候能转好几分钟。

是谁发明的“抽懒老婆”怕是不
易考证了，据说传承的时间不
短。我私下里以为大概是一个怕
老婆的人起的名字，在家里受够
了窝囊气，出来找个替身出出气
也是有的。

童年游戏中比较危险的当
数“砸毛驴”了。“砸毛驴”的游戏
规则是：把人分成数量相等的两
组，用剪子、包袱、锤的形式———
我们称之为“将军堡”——— 决出
胜负，胜者负责“砸”，负者便是
“毛驴”了。为首的“驴头”靠墙站
着，其余的一个个猫下腰把脑袋
插在前一个的裤裆里，排成长长
的一溜，这便是“驴身子”了。然
后胜方一个个像跳高或跳远一
样跑一段，飞身跃起，砸到“毛
驴”身上。谁排在后面谁最倒霉，
因为“砸毛驴”的排后者往往没
有刘翔的本事飞不了那么远，只
好砸到“驴尾巴”上，“驴尾巴”所
承担的载荷比“驴脖子”、“驴腰”

在质量上要多好几十千牛，再说

那时没有保险公司提供人身保
险，其危险性不言而喻。全都砸
上去以后再以“将军堡”决胜负。

我从小瘦骨嶙峋，青筋脉脉的，
而且不愿享受同学裤裆里的美
妙气味，几乎从不敢参加。

此外，还有一个游戏叫“投
皇上、娘娘”，将几块砖头立起
来，最远的一块是“皇上”，次远
的两块是“娘娘”，又次远的叫什
么我忘记了，但绝不是什么“贵
人”“嫔妃”或者“答应”之类的。

把立着的砖投倒便是“投皇上、
娘娘”。投倒了“皇上”的，可以享
受到“骑马”，什么也没投倒的便
是那“马”了，需要背负着“皇上”

巡视，其他的“娘娘”、“三宫六
院”、“七十二嫔妃”，有的抓头
发，有的扯耳朵，有的捏鼻子，还
有的在后面用腿一步一下地踢
“马”的屁股。“马”行多么远，全
凭“皇上”的一声咳嗽，相当于皇
上下圣旨，众人接旨后一哄而
散，被踢的“马”立刻去逮那些抓
头发、捏鼻子、扯耳朵的人，逮到
谁谁负责把他背回来。现在，我
看《雍正王朝》、《汉武大帝》、《成
吉思汗》等电视剧时，常常会想
起童年时的这游戏，对那时的大
胆犯上甚感兴趣。

还有相当多的游戏，比如弹
蛋儿就有七八种玩法，还有垛瓦
屋、扇洋画儿、撅杏核……好多
好多，这都是男孩子玩的游戏，
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我们的童年游戏——— 所有
的这些游戏有一个共同的基础，
那就是大地。在这个敞开了的世
界里，我们回归于自然，回归于
天真，回归于真实而温馨的生
活。这些游戏每一个都是一则美
妙的童话，都会引起甜美而温馨
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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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岁的贾辉是历下区山大路
一家电子卖场的手机配件促销员。

初秋的一天，早上十一点多，
购机的顾客络绎不绝，贾辉的柜台
前显得格外冷清。他闲得无聊，拿
起抹布转到台前擦拭玻璃。这时，
匆忙跑来一位二十七八岁的姑娘，
“拿根安卓数据线，急死了，插头坏
了。”

数据线标价29元，促销价14
元，瞅了瞅同伴不在，又没有明确
标出“促销”字样，贾辉耍了个小聪
明：“29”。姑娘掏钱时掉下一张50元
的，正落在贾辉面前。她没有看见，
一边接过数据线，一边把手里的5
元递给贾辉：“对不起，我只有5元，
把手机押在这里，等下把钱送过来
好吗？”贾辉想：万一手机有个差
池，我哪能解释清楚？况且你就是
不回来，还有地上的50元呢？于是，
他向前迈了半步，用左脚把钱踩
住，同时对姑娘摆摆手：“相信你，
别忘了送回来。”

姑娘走后，贾辉长长地舒了口
气。他一边假装蹲下擦柜台，一边
迅速把钱握在手心。一个上午，没

有再见到姑娘身影，可贾辉心里却
涌动着股股欢喜的热流：净赚41，
多好的买卖！

下班盘点完已天色将晚，不知
什么时候，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

雨滴不大，却也密集。贾辉没带雨
具，他匆匆跑到离商场有段距离的
一处公共厕所里，摸出那张安全躺
在他裤袋里的钞票。由于长时间紧
贴皮肤，钞票竟有些微温了呢！贾
辉有些小激动，仔细打量了一
下——— 不好！怎么像假钞？他立刻
冲出公厕，把钞票扯得绷直，在雨
丝不时地拍打中，对着路灯光源照
看——— 没错，假币！

贾辉脑袋里“嗡”的一下，他打
了个哆嗦，一股凉气从脚尖直蹿头
顶：“必须花出去！”他把钱折成三
段，往口袋里一揣，边抹一把脸上
的水滴，边向四处急切张望。

“有了！”贾辉眼前一亮，一个
距离大约五十米远、灯光不太耀眼
的小商铺被他锁定在视野里。

就在一门心思向店铺奔去时，
他一不留神踩在水洼里，绊了个趔
趄，手机脱手而出摔在地面。“啪！”

与清脆的响声一同来临的是手机
屏幕的破碎。“倒霉！又要花去好几
十块。”他恨恨地捏紧那五十元，三
两步小跑跨进店铺。他尽力让怦怦
直跳的胸口平静，看到屋里只有一
位戴着花镜的六七十岁的花白头
发的阿姨，他放松了许多。

“来桶红烧牛肉面！”贾辉有些
沮丧，口气中带着气急败坏。“5块。”

贾辉假装来回翻口袋：“五十的，能
找一下吗？”老人接过钞票，顺手放
进一个四寸见方的小木盒，又从一
个大铁夹里边找出两张二十元和
一张五元的，边微笑着自言自语：
“给你几张新点的。”贾辉心头轻轻
震颤了一下，旋即，那股歉意就被
积攒了一天的懊恼赶走。接过钱，
他拿起面，头也不回跨出店门。

“哎，小伙子……”没走几米，
老人略微沙哑的喊声传来。他加快
了脚步。

“小伙子”，老人边追过来边拍
了下贾辉的肩膀。贾辉心虚地瞟了
一眼，却发现她手里只有一包巴掌
大的扁塑料袋。“拿着，”老人边递
给贾辉边解释：“老伴儿去世后，我
总忘事，出门淋了雨就感冒。闺女
心疼我，买了几个一次性雨衣常年
放到我包里。看你没伞，给你拿了
一个，快穿上吧。”

霎时，贾辉心口似乎被网兜套
牢般憋闷，他咬紧下唇，在雨中呆
立着，直到嘴里尝到一股浓浓的血
腥味。

“阿姨——— ”他奔回店铺，从口
袋里掏出张崭新的50元钱递给老
人：“阿姨，请您把刚才那张换过
来。”“一样的，那张也挺新啊。”老
人温和地望着他。“对不起，阿姨，
请您一定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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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湖畔·小小说征文

前段时间山会，看到一个摊主在经营缠
蜜。很意外，很惊喜，赶忙花了两块钱买了一
份，不顾周边那么多游客，兴趣盎然地缠起
了缠蜜。因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这
些十来岁的小孩在天气寒冷的季节最喜欢
的零食就是咱老济南特有的缠蜜。

那个年代，我家由于兄弟姐妹多，且
只有父亲一人上班，家里的生活和绝大多
数普通市民的家庭一样非常紧巴。一日三
餐基本上就是以窝头或两合面干粮就着咸
菜为主，很少炒菜。平时小孩子的零食可
以说基本没有，零花钱更是想都不敢想。
父亲每月领了工资，首先要购买柴米油盐
等生活必需品，对孩子们想吃点零嘴儿解
解馋的想法往往爱莫能助。可是小孩子哪
有不馋嘴的？天性使然，谁不希望偶尔有
个小零食犒劳一下吃惯了粗茶淡饭的肚
子？于是我们只好自己开动脑筋，费尽心
思想办法。有时放学后和小伙伴们上街拣
点废牛皮纸、破纸箱、碎铜烂铁什么的废
品垃圾换回几分钱；或者家里的牙膏用完
了，把牙膏皮拿到废品店换回两分硬币。
每次钱一到手，就忙不迭地去现在的太平
寺街的巷子深处，到一个修鞋的老头儿那
儿买缠蜜。

所谓缠蜜，就是将地瓜为主料做成的
块糖按照一定的比例加上水，再在煤球炉
子上的小锅里用文火慢慢将水耗干，使其
熬成浓稠的糨糊状，缠在两根现在的药棉
棒粗细的木棍上的糖制品零食。那个年
代，除了过年或者有结婚的，平时小孩是
很少能吃到块糖的。这缠蜜是以糖为原料
加工制作的，吃起来虽然有些粘牙甚至牙
碜，但那种甜味儿还是可以满足一下小孩
子的馋瘾的。

记得那时候，一到天冷的季节，济南
各个街巷几乎都有一个卖缠蜜的小摊位。
一般情况下，卖缠蜜的都是那些杂货铺店
主兼营的。而缠蜜这种零食也只有在冬天
寒冷的季节才有。因为如果气温高，缠蜜
容易融化，如果缠蜜不能自如地缠起来，
就或多或少地影响了缠蜜的吸引力和味道
了。一般情况下，小伙伴们都是买两分钱
的；个别时候，手头宽绰些的，就买三分
钱的。很少有超过这个钱数的。因为超过
这个钱数，就可以去买比这缠蜜高级的、
更好吃的糖豆或块糖了。

小伙伴们买了缠蜜没有立即就吃的，
大家都是用两根木棍将缠蜜不住地来回缠
转。其实，这其中不乏显摆得意的意思。
一边走，一边缠，还抑扬顿挫、洋洋得意
地高声念叨着“缠缠缠缠蜜，缠着缠蜜馋
死你”。经常是将缠蜜缠得由红褐色的糖
稀状，变为很浓稠的乳白色，并且僵硬得
实在没法再缠下去的时候，才小心翼翼地
小口舔着吃，那种难得的满足陶醉的样子
简直让没有钱买缠蜜的小伙伴羡慕得垂涎
三尺。也就是玉米粒儿大小的缠蜜，有时
甚至可以吃十分钟左右。吃完了，还不忘
将木棍用舌头再舔舐一遍，似乎那光溜溜
的木棍里蕴含着无限的甜兮兮的滋味。最
后到街头的公用水管子那里认真仔细地将
木棍清洗干净收藏好。因为二十根木棍可
以换一分钱的缠蜜解解馋，大家可都舍不
得丢了呢。

其貌不扬，味道一般，看上去甚至不
很卫生的小小的缠蜜，给我单调贫瘠的童
年生活带来了说不清、道不尽的甜蜜和惬
意。我一边缠着缠蜜，一边回想起这些往
事，不仅感慨万分。似乎口中还残留着缠
蜜 那 特 有 的 甜 味 ， 唇 边 留 香 ， 回 味 无
穷……

【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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